
野一 道 门 袁 隔 着 两 个 世 界 遥 隔

绝 得 太 久 了 袁 大 门 里 贮 藏 着 她 所

知 道 的 和 不 知 道 的 一 切 噎冶 这 是

叶穆 斯 林 的 葬 礼 曳 楔 子 中 最 触 动 我

的 一 句 话 遥

很 少 触 碰 关 于 少 数 民 族 的 小

说 袁 更 不 用 说 对 穆 斯 林 有 多 少 了

解 遥 但 在 叶穆 斯 林 的 葬 礼 曳中 袁我 认

识 到 了 穆 斯 林 袁 并 真 切 地 置 身 于

他 们 的 生 活 中 遥 穆 斯 林 的 晨 礼 和

晚 礼 曰穆 斯 林 的 节 日 曰 穆 斯 林 的 待

人 处 事 方 式 袁 通 过 各 种 故 事 情 节

以 及 其 自 然 的 方 式 表 现 出 来 遥 阅

读 过 后 袁 对 于 穆 斯 林 除 了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外 袁 还 多 了 几 分 对 一 个

民 族 的 钦 佩 遥

小 说 是 通 过 野 玉 冶 和 野 月 冶 两 条

线 串 联 起 来 的 遥 野 玉 冶 可 以 说 是 韩

子 奇 的 化 身 袁 象 征 着 财 富 尧 身 份 尧

地 位 曰而 野 月 冶 则 是 韩 新 月 的 化 身 袁

象 征 着 高 洁 尧 纯 真 尧 善 良 遥 而 这 两

条 线 中 袁 关 于 这 两 父 女 的 各 自 悲

剧 性 的 爱 情 故 事 则 是 最 让 我 触 动

和 震 撼 心 灵 的 遥

先 从 野 玉 冶 说 起 遥 韩 子 奇 与 梁

君 璧 之 间 没 有 爱 情 可 言 么 钥 事 实

不 是 这 样 的 遥 从 最 初 穆 斯 林 之 间

的 相 遇 袁 到 对 玉 石 产 生 的 极 度 痴

迷 袁以 及 最 亲 的 师 傅 的 离 去 袁 韩 子

奇 与 梁 君 璧 是 在 真 主 玉 的 命 运 安

排 下 走 到 一 起 的 遥 时 间 是 可 以 酝

酿 出 爱 的 袁 但 是 这 种 爱 更 多 的 是

亲 情 的 爱 袁 责 任 的 爱 遥 在 我 看 来 袁

男 女 之 间 纯 洁 的 爱 情 是 不 会 发 生

在 他 们 两 个 身 上 的 遥 梁 君 璧 跳 不

出 传 统 的 枷 锁 袁 她 从 小 就 把 自 己

禁 锢 在 一 个 妻 子 的 角 色 里 袁 在 时

间 里 等 待 一 个 能 够 撑 起 她 一 生 的

男 人 罢 了 遥 反 看 韩 子 奇 袁 他 的 内 心

是 渴 望 爱 情 的 袁 但 是 在 与 这 份 亲

情 爱 耳 鬓 厮 磨 下 袁 他 开 始 变 得 懦

弱 袁胆 怯 袁 并 锁 在 君 璧 为 他 设 定 的

世 界 里 遥 在 妻 子 的 盛 怒 下 袁他 还 是

屈 服 了 袁 最 终 伤 害 了 两 个 他 此 生

最 重 要 的 女 人 袁 以 及 最 无 辜 的 韩

新 月 要要要冰 玉 与 他 的 女 儿 遥 不 得

不 说 袁韩 子 奇 是 失 败 的 袁 他 注 定 在

爱 情 里 面 失 败 袁 命 运 始 终 将 他 禁

锢 在 一 个 没 有 爱 却 只 有 各 种 痛 苦

的 世 界 里 遥

再 看 野 月 冶袁 韩 新 月 是 在 毫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长 大 的 袁 一 边 享 受

着 父 亲 愧 疚 和 补 偿 性 的 宠 溺 的 父

爱 袁 一 边 又 疑 惑 野 母 亲 冶 君 璧 的 忽

视 遥 但 这 样 矛 盾 的 父 爱 与 母 爱 却

没 有 破 坏 她 美 丽 的 心 灵 袁 她 终 究

得 到 了 难 能 可 贵 的 美 丽 袁 善 良 袁 纯

真 和 活 力 遥 正 是 因 为 这 份 难 能 可

贵 才 使 得 她 与 同 样 拥 有 这 般 难 能

可 贵 的 楚 雁 潮 相 知 相 爱 遥 但 是 他

们 这 份 最 纯 洁 的 爱 恋 中 却 始 终 横

贯 着 两 条 巨 大 的 鸿 沟 院 师 生 的 身

份 使 他 们 陷 入 禁 忌 的 不 伦 爱 恋

中 袁 民 族 的 差 异 将 身 为 穆 斯 林 的

新 月 和 汉 族 的 楚 雁 潮 远 远 地 隔 离

在 婚 姻 的 殿 堂 袁 甚 至 是 恋 爱 的 花

园 外 遥 同 学 的 异 样 眼 光 袁野母 亲 冶 君

璧 的 强 烈 反 对 袁 父 亲 犹 豫 不 决 的

态 度 使 两 人 陷 入 了 困 境 遥 但 是 谁

又 能 想 到 最 终 终 结 这 段 爱 恋 的 却

是 新 月 身 上 突 如 其 来 的 疾 病 遥 疾

病 狠 狠 地 夺 去 了 新 月 的 生 命 袁 同

时 也 夺 去 了 他 们 未 完 的 爱 遥 楚 雁

潮 在 新 月 尸 体 上 送 上 一 吻 袁 初 吻

也 是 吻 别 遥

相 比 于 韩 子 奇 袁 新 月 和 楚 雁

潮 更 加 勇 敢 袁更 加 的 奋 不 顾 身 遥 同

样 是 不 伦 之 恋 袁 一 段 终 结 于 伦 理

和 韩 子 奇 的 退 缩 中 袁 一 段 却 硬 生

生 的 被 病 魔 摧 毁 遥 同 样 是 悲 剧 袁 但

新 月 和 楚 雁 潮 的 爱 却 是 稍 纵 即 逝

的 烟 火 遥 悲 剧 的 结 局 中 透 露 出 的

美 深 深 地 刺 痛 了 我 的 心 遥 我 为 这

两 个 在 爱 情 中 理 想 完 美 纯 洁 的 恋

人 而 泪 流 满 面 遥 在 小 说 里 袁不 是 所

有 的 爱 情 都 有 完 美 的 结 局 的 袁 完

美 的 结 局 也 不 一 定 都 能 打 动 人 心

的 袁 即 使 是 悲 剧 收 场 袁 也 不 一 定 震

撼 人 心 遥 但 新 月 与 楚 雁 潮 的 爱 情

达 到 了 那 个 境 界 院 打 动 人 心 袁 攒 人

热 泪 袁震 撼 人 心 遥

韩 子 奇 袁 梁 君 璧 袁 梁 冰 玉 袁 韩

新 月 袁 楚 雁 潮 他 们 的 悲 剧 是 谁 铸

造 的 呢 钥 我 说 不 清 楚 遥 或 许 是 穆 斯

林 中 独 有 的 人 格 品 行 袁 或 许 是 命

运 的 不 公 袁 或 许 是 这 个 时 代 催 生

的 现 实 噎 或 许 这 全 部 都 是 遥 尽 管

这 两 场 爱 情 都 以 悲 剧 收 场 袁 但 是

在 他 们 黑 暗 的 命 运 袁 时 代 和 世 界

里 袁 爱 情 就 像 一 道 光 袁 穿 越 这 厚 厚

的 云 层 袁 到 达 他 们 心 里 袁 为 他 们 的

生 命 带 来 过 极 致 的 美 丽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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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醒来，群里炸锅了。我的

一高中同学出家了，他可是一间

公司的董事长啊，早已实现了财

富自由。仔细想来，好像缘于上周

来参加第三届泰山国际马拉松大

赛吧，这是他跑的第 38 个全马。

期间我在请他吃煎饼卷大葱的时

候，还有两位同学在场，不知怎么

就谈起了佛，什么无梦之境、心无

挂碍、遵从内心，什么因果、善缘，

好像都大彻大悟了。我自认为在

任何场合都还算个有趣之人，此

时竟寡言沉默、无法插嘴。而我那

同学却兴趣兜起，不断询问、频频

颔首。不想过了一周，就见他在终

南山晒“若要放下先提起”了。

同学出家的行为只给我带来

片刻惊讶而已，因为我还在孜孜

以求现实的境界。跟许多同行一

样，从事教育的我一向认为，一位

优秀的教师，要像美国电影《死亡

诗社》里的基廷老师那样，让自己

的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成为站立

起来的人。当基廷被学校辞退不

得不离开教室时，学生一个接一

个地站到了课桌上，大声地喊道：

“船长！我的船长！”影片的这个结

尾，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这正

是一个真正的教师应当追求的境

界。然而，我也想过，在追求这样

的境界的过程中，面临主人公那

样的遭遇时，我们会怎么办？从前

段时间发生的新闻里，我发现大

致有三种类型。

无奈苦笑型。两条奇葩新闻

已让人们讨论了很久。一条发生

在山西长治，24 名教师在学校放

假后 AA制自费聚餐，被该县纪

委通报批评；一条发生在福建宁

化，有教师在占地摊档买菜，被该

县直工委通报批评。一群教师，无

权无势，聚餐没资格公款买单，那

就 AA制，各人自掏腰包；家里没

菜了，自己上街买，没偷没抢，公

平交易。但在公权力面前，你讲道

理谁听啊！对此，感叹“老师真是

弱势群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以为是纪委“用力过猛”？错了。

他们是凑数字好写出漂亮的总结

呢，或者是“捡软柿子捏给硬柿子

看”呢，“硬柿子”他哪敢动啊。我

还有个疑问，制造这些奇葩现象

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曾是我们

的学生啊，学校教给了他们知识，

为什么一点价值判断都没有？这

不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吗？我不

知道被通报的老师当时是什么表

情，在看了新闻后，作为同行，我

是一脸苦笑的，而且是无奈的，还

能怎么样呢？

写诗发懑型。比苦笑无奈好

点的，是百转愁肠写懑诗的，这不

是一般人能做的，你得有那个才

情。今年教师节前后，一首《我是

教师，我拒绝》的诗在流传，实际

上是河北一小学女老师六年前所

写，如今依然引起共鸣，足以说明

它的生命力。摘录如下：

我是教师 /我拒绝把我比作

春蚕 /我不要自己的生活浓缩成

一个茧 /我愿意在缤纷的世界中

睁大双眼 /伸展我所有的神经触

摸尘世的精彩与斑斓 /然后潇洒

地站在讲台 /告诉孩子野百合也

有春天

我是教师 /我拒绝把我比作

蜡烛 /我不要自己的工作只是流

泪的付出 /我愿意有合理的薪水

/合适的课时 / 让我不再和清贫

辛苦纠缠在一起 /然后我可以快

乐地工作也能工作的快乐

我是教师 /我拒绝把我比作

阶梯 /我很尽力也不可能把所有

的孩子都举起 /我愿意在社会家

庭孩子三者和谐的氛围里 /尽我

该尽的责 /做我该做的事 /让成

才的孩子成才 /让成人的孩子成

人

我是教师 / 我拒绝把我比作

灵魂的工程师 / 我并不很高尚 /

也有作为凡人的七情六欲 /一些

人性的不完美我也深有体会 /不

要给我戴上神圣的光环 /再用世

俗的眼光把我的人格蔑视贬低

我们背着诸多的标签，一直

怕辜负社会大众的期望，不料，读

了此诗，突然发现，原来我们一直

沉浸在虚假的吹捧里。我知道，这

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接下来还

是要做茧、流泪、当梯子，事实上

我们就是在塑造灵魂。要说从事

这个职业的真正意义，我还是赞

成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那句诗：

我是教师，以现在求证未来，让生

命幸福完整。———尽管很朦胧，

味道是有的。

极端自杀型。据《京华时报》

报道，华北理工大学一社科部老

师在校长办公室内服药自杀未

果。原因是，该老师身体不适，向

学院请假，事后被告知，若无法开

具三甲医院证明，将要按旷工处

理，并扣除全月津贴 5070 元。因

无法接受，就在校长办公室吞了

30 粒安定片。好像有点悲壮，我

暂时庆幸“未果”。这是绝望到什

么程度才选择这绝路呢？这么个

事就成了在学术上的压力、生活

上的压力、教学上的压力之后压

倒你的那根稻草吗？有点不值得。

我们在课堂上怎么给学生灌鸡汤

的呢？———人贵有三品，沉得住

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怎么就

不能麻痹麻痹自己谈谈禅呢？

说来说去，貌似看透，在这三

种类型之外，还有什么处理方式？

惭愧，我也实在想不出来。不过，

最近读李开复的博客，稍稍有点

开窍。

曾出自传《世界因你不同》的

李开复患癌症后去拜见星云大

师，大师问他：“开复，有没有想

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不

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

世界因我不同！”大师沉吟片刻后

说：“这样太危险了！我们人是很

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

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

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

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

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

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

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人

生一回太不容易了，不必想要改

变世界，能把自己做好就很不容

易了”。听了大师的开示，李开复

觉得“昏聩的心灵醒过来了”，开

始远离过去的生活方式。

有同道说：每一次独处，都是

一场修行。在这安静的周末，踱步

在 15 平米的两室一厅里，因为同

学的出家，自己跟自己进行一场

对话，检视自己的初心。不敢说顿

悟，却隐隐约约觉得未来会有一

个跟现在不一样的自己。脑子同

时过滤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

学，有开公司而热爱跑马如今出

家的，有做同声传译而写出家庭

教育专著的，有做律师而喜欢收

藏旧房子的，有当中学老师而喜

欢天天游泳的，有半生相夫教子

而开始做渔家乐的，有内退而研

究周易八卦的……我们可以说他

们不务专业，但绝不是不务正业。

他们正是在“做好自己”。

所以我不再幻想今后几个朋

友吃个饭被通报的事不会发生，

不再抒发愤懑写那些只供谈资的

诗句，不再同情为一点阴云就去

自杀的懦夫，更不再奢望哪一天

学生会站在桌子上对我喊“船长！

我的船长！”而是———过好每一

天，做好我自己。

要要要读 霍 达 叶穆 斯 林 的 葬 礼 曳有 感


